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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樹著花無醜枝——從《吳正文學生命軌跡探討》看何與懷文學評論的獨到風格 何丹尼
有一天，發現一個網名叫“靈魂疲

憊”的人，要加我微信。通常情況，我

會“忽略不計”！但這次卻引發了我的

好奇心——暗自揣測，在“靈魂疲憊”

的背後，該隱藏著一張如何倦怠、頹唐

的臉！

我的惻隱之心，再次被挑起。於

是，我上了他的朋友圈，知道他原名叫

鄧詩鴻，還從一些帖子中隱隱約約地感

覺到，他是個經歷不俗的詩人。後上百

度搜索，果然如此！最轟動的是，2014

年，他以一首138行的詩作《咸寧辭典》

斬獲50萬元大獎！當地政府將詩勒碑為

念，這似乎應是他人生最高光時刻。

後來他移民澳大利亞，我不知道

他是否跟我一樣，也有“被連根拔起”

的感覺？我向他約稿，很想讀到他的詩

作，並打算將他推薦給更多的讀者。他

很爽快地答應了，不久就收到了這一組

題為《自白書》的詩稿，還附上他頗有

含金量的創作談《疼痛的力量》。

《疼痛的力量》集感觸、見解和詩

觀於一爐，無疑，是一把打開、解讀《

自白書》最好的鑰匙。

他的詩以長句式見長。潛泳其間，

密集的意像，撲面而來。而每個意像又

以詩人的經歷、學識為支撐。

文字，用真實表達生活；文學，用意像詮釋生活；

真實與意像，都是通過表達，傳遞一些理念和概念，

讓讀者通過文字感受深層的寓意和解讀透過文字所傳達的

內涵；

關於散步，關於疫苗，關於死亡，關於生命，所有的

具像和抽像，現實與演繹，思索與停頓，空寂與延展，都

在作者平實的描述中得到具像的理解和領悟；

作者從和妻子的散步開始，簡單自由的方式，延展出

關於疫苗的對話，對話中引申出更嚴肅的話題，生命與死

亡，以及對於自由和尊嚴的內蘊；

是的，我們每個人，對於死亡的認知和感受和評價

完全不一樣，因為生命只有一次，不可以復製，不可以重

來，如何面對，如何解讀，甚至如何凝視，其實是一種真

正意義上的命題，同時也是無可揭破和解剖、透悟和解答

的；

於是人們投向哲學，那些思辨的定義和無解的內涵，

仍然是作者想要傾訴與釐清的答案；

現實與想像也許都不能給出真正的定義與答案，那

麼，那些迎風飛揚的小草，那些蓬勃生機的頑強，那些沾

著草屑的褲腿、那些季節後的成長，只有草，帶著頑強、

勁道、卑微、冷淡，全面生動地闡釋某種要義：草是死亡

進行時，必將四處瘋漲，仿佛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作者仍然可以把具像的描述和自我的內心一起蓬勃

舒展開來，疫情時代的封鎖，內心的草長鶯飛，在雜草叢

生的河岸，更多的內心悸動與歷史波瀾的連動，特別深意

的話語：草的短命充滿了時間。與其說無數的草在歷史的

大江大河中隨波逐流，毋寧說成千上萬草的瞬間行動創造

了歷史。但我們從未在意草的死亡，這是正常的人類情感

嗎？

我能感覺到作者的深思和沉寂，那些具體的寫實主義

文學，散發著人性繁復的面貌並流露著人性的淳樸與人生

的無奈，因為如同草一樣的個體存在，那些充滿了狂暴、

卑賤、茂盛與愛恨交織的生命力，強大又卑微，可以野性

地生長，也可以低微到塵埃中，誰能揭示出人性中最為復

雜的層面？理性、感性、獸性，充實與浮躁的時間，秩序

而雜亂的季節，能否給出最終的判斷和答案？

人不可能游離於世外桃園般地存在，也許草兒可以

從容不迫地生長，而自然環境，天然條件，以及使用與功

效，或者可以給予大片大片的草群們成長的機遇與結局，

但是風霜雨雪，日曬乾涸，在可能的死亡面前，如何可以

抵御侵蝕或者從容面對？

物轉星移，世事流轉，回到本質，真實的文字與庸碌

的生活，真實的表達和隱秘的秩序，所有的草都向天空生

長，所有的生命都向往昂揚不屈；

而從容不迫的真理、向死而生的倔強都在和世俗掙扎

的過程中漸漸形成了自我的本質，像小草一樣，有用或者

無用，如使命般不可言述。

讓我們感受小草的力量，如同新鮮生命的頑強蓬勃：

我坐在一個為草所環繞的地方。遠處傳來人聲狗吠，此起

彼伏，在空曠中落下去，驚飛了幾隻覓食的黑背鵲，連我

自己也悚然。然而這一切於草無礙，所有的草都面向死

亡，坦然向上，爭奪陽光恩寵，朝天際線野蠻生長，卑賤

而頑梗，不浪費一絲一毫雨露的能量。

關於真理，關於自由，關於小草，作者的文字具有張

力與信心。雖然有些內涵，只能是通過真切地表達，去抵

達彼岸，起初並沒有什麼草的本質，在不斷為死亡剿滅、

仍不斷向上的生長中，漸漸形成了自我的本質，展現著自

我的狀態，無論好壞，是否實用，種種皆為自由的穿透。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瘟疫、戰亂，無可名狀的未來以及希

冀中的重生，是否可以走出困境，走出陰霾，走進陽光，

走入溫暖？我們仍然懷揣美好與希望，就像所有的草都向

天空生長，我們期待著。

其實人也是草性的，作者想要表達和傳遞的，其實

已經非常清晰地傳達著了，草的本質，向著自由而生，面

對必將的死亡，義無反顧，蓬勃生長，因為本性，因為陽

光，這或者就是生命的本質。

   像草一樣野蠻生長
——簡評武陵驛《所有的草都朝天空生長》 郭 燕（阿德萊德）

我幾乎不談畫，即使寫了不少畫家和他們的作品，也

是從感情，感覺上表述，而不是理論上的分析和技術上解

讀。

當傳統繪畫再不能僅從視覺效果表達作者精神層面

上的追求時，現代繪畫便誕生了。莫奈的“印像”，打破

了對像的“臨暮”。高更，梵高，塞尚，不再“印像”，

一個“自我表現”，是心靈的表現。“梵高的畫中，風景

在發狂、山在騷動、月亮星雲在旋轉，而那些柏樹則宛如

一團團巨大的黑色火舌翻卷繚繞，直上雲端……”。看高

更，用主觀的色彩，主觀的人物，放到主觀的地方：“我

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沒有始，沒有終，千古發

問……。

現代藝術，從此，“一發不可

收拾……”。

所謂“抽像”，與自然物像幾

乎毫無瓜葛，只需一個三度空間的

形體結構，誇張變形的繪畫語言，

成為精神性的、情感的符號。更是

漠視客觀再現，強調主觀表現，“

形式”成了主宰。

把所有畢加索的畫擺在一起，

現代繪畫便一目了然。康定斯基、

克里姆特、達利、杜尚、馬蒂斯、

陸文濤
秋湖平望，仰止高山，雲淡風輕。

念黃河千載，霞飛晨塔，碧空萬里，靄住昏亭。

孤旅無依，人生寂寞，把酒言歡心若萍。

微醺後，卻憑欄無語，靜看繁星。

紅塵似水經庭， 路漫漫，蜿蜒自空靈。

縱英雄晧首，世間有義，佳人烏髪，歲月無情。

進退由緣，顯潛隨意 ，霧散風停山更青。

驀回首，嘆蒼穹萬物，大道無形。

現代藝術：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唯  真

■梵高《星空》

■新南威爾士美術館新館，一共四
層，其中三層都在地下。

培根、波洛克、安迪·

沃霍、德庫寧、蒙德里

安……數不勝數，即使

有的還看到某些“具

像”，已經不再是一

個“真實”。畫家們仿

佛在夢幻中找尋“生命永恆”的“彼岸”，從而糾正去掉

現實，推倒通往“彼岸”的牆，達到神妙的超現實境界。

參觀了新州現代藝術館。入口處，幾個仿佛要聳入

雲端的雕塑，極其誇張肢體，讓人一種無限延伸感。進入

裡面，感受更多的是現代科技藝術，巨大與光的震撼，視

覺與心靈的衝擊。人，是前行動物，倒行，是某個原因所

在，終究還是前行。我們無法停下來，

一個個的創造發現，荒蠻到文明，現代科

學，“無法自拔”，“到哪裡去”？

若干年後，若干代後，不知那時的人

是如何解讀今天的我們？今天的藝術？

今天科技，已經讓人類無法僅從“

人”的角度看“人”，所謂“VR”

、“Al“，將會把人帶往何處？有什麼樣

的呈現？現代藝術，讓我們重新思考，真

實是什麼？“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

裡去”？

沁園春．甲辰感懷

一直以來，我始終對

詩歌保持著克制和謹慎。

一首好詩，它是一道迷人

的風景，在浩如煙海的文

學作品中風姿綽約、暗香

盈袖而又傲然獨立。詩歌作為一種自在的沉默的運動，是

心靈的呻吟與訴說，是苦難和碎片在靈魂中的瞬間閃光與

呈現，是一種難以訴說而又使生命和疼痛無以復加的一瞬

間的生命狀態；它來自於外在世界的傷害和戕殺，來自於

靈魂本體的撕打和破碎，因此它應該對存在有所言說，對

苦難有所承擔，對傷口有所照看。

詩歌的藝術本質上是靈魂的藝術。於詩歌而言，靈魂

顯示出至高無上的自由價值；這就是說，深入萬事萬物，

肉眼看不見的世界，靈魂都看見了；在生活與心靈之間，

詩歌，承擔了一切痛苦，一切激情和憂傷。在靈魂和世界

之間，發生著一切詩歌故事。把一切變成詩，是靈魂對這

個世界的高度依托和深刻滲透。一個嚴肅的寫作者，必然

要與其生存背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外在世界的傷害與

戕殺、撕打與碎片、恍惚與無奈、苦難與滄桑、忍耐與克

制必將在他的心靈中留下鮮血淋漓的倒影。越來越多的詩

人沉溺於把自己塑造成一位抒情歌手，而我更願意你們成

為詩歌疆場上的一名勇士：開拓更開闊的意像，抓住生命

中更長久的、尖銳的痛感，讓讀者有鐵絲穿過心髒的痛和

烏雲壓過頭頂的重，有豁然開朗的陌生感，有哭泣的願望

和長久沉默的震撼——在

對詩歌的修煉已經到了非

常嫻熟的程度之後。

在情感剝離，思想抽

空，靈魂缺席的大面積覆

蓋詩壇的語詞叢林中；面對掙扎著的芸芸眾生，這是否意

味著需要詩人們的二度覺醒，詩人們必須將痛感還給語

言，而使詩歌面對生命與萬物不再麻木——一滴水也會疼

痛，或許更應該成為詩歌的可貴品質；一滴水，悲憫與博

大，都在裡面，一滴水，能映照大千世界。詩人們應該擁

有一顆博大而悲憫的心靈，語詞的軀殼裡必須安放靈魂，

一首詩何妨用“思”來鍍亮它的金身；同時，我們的詩歌

作品要拒絕另兩種角色：“人民的代言人”與“社會的良

心”，而要力求逕自找尋到一種獨特而沉潛的人類感知的

表述方式。

一首好詩，必須具有神性。世間的萬事萬物自有其

與生俱來的獨特靈性，萬物都在通靈，所以好的詩歌作品

都應該具有萬物和上蒼所賦予的神性。詩歌就是不斷打通

世界、內心和宇宙關係的過程；於我而言，詩歌創作的過

程就是通過詩歌語言這種載體，尋找到能夠往返於具像世

界、詩人內心和時空宇宙之間的捷徑的過程，這是一種“

天人合一”的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至遠至臻的境界。詩人們

也許可以無限的迫近甚至觸摸，卻永遠無法抵達和佔領，

這可能是詩歌的真諦和詩人永遠的宿命。

愛玉者說
此去經年，終於把生活過成了生存

把生存過成了生，並且在紅塵中

一點一點，減少自己……

這並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

至少可以慢下來，等一等被自己不經意間

遠遠甩在身後的靈魂……

再慢一點，屏住呼吸

看看歲月這個並不高明的工匠，

如何在潤物無聲中，悄悄談起了革命

將頑石，偷偷打磨成碧玉

抑或在孤寂污濁的煉獄裡，孕育出粒粒珠璣……

我一直在琢磨，自己是遺落千年的某粒細沙？

 

千山過盡，這破敗的軀體，除了骨骼、鹽

和少許鐵質，已經全是碎石，和沙礫……

微型的國度，河道在不斷塌陷、崩裂、流失

心底的沉沙和卵石一再暴露、衝刷

——沉渣泛起。前清遺落的工匠

不知所蹤，現有的改行瘋炒土豪金

而我尚未沐浴、濯洗、更衣；我知道

自己並不是一個合格的工匠

無法將破敗的軀體，稍微扶正

只能為一粒細沙，糾正潦草的偏旁

同時在心中，設下曠日持久的祭壇，在遺恨裡

讓飽受污染的靈魂，重新受洗……

 

落日將落，我已經寬恕了自己對萬物的責任

且已安天命；但面對碎石和美玉

細沙和珍珠，這萬物變遷之美，如此尖銳而具體

如此驚鴻一瞥，我找不到領受的理由

——請恕我此刻的驚惶失措，和愴然無助

珍珠賦
這破敗不堪的軀體，我已經無能為力

心力憔悴、卻技藝不精，習詩多年

未得半闋好詩，對此我一直羞於說出

也曾想偷師河蚌，把胸中郁積的塊壘，和沙礫

打磨成珍珠，——多麼美妙的恩賜

去意徊徨，卻一直沒有與污穢同流合污的勇氣

只好將碎片交付流水，去討論成為珠璣的可能

 

相對於流水，我還沒有准備好成為珍珠

坍塌的軀殼，已經磨了又磨，洗了又洗

除了圓滑世故的碎石，剩下的是一盤散沙

鄧詩鴻詩選
這泥沙俱下的暗傷，何年何月才能清洗、淘盡

我試圖模仿流水，閃了幾下

露出的卻是刀劍，隨後又拐了幾個彎

踉蹌一下；仍無法找到美玉

更無法打磨出珍珠；只好將流水，付之於天涯

而我不配成為隱士，我圓滑世故、沉渣泛起

偶爾養玉和私藏珍珠，並偷偷暗喻為膚若凝脂

吹彈可破的西施；但我賊心不足、色字當空

零星的一點沙金，都換成了詩經，和絕句

軀殼在不斷漏水，傷口在崩岸

我已然無處藏身，幸好有私自下凡的明月

偶爾陪我茗茶、飲菊、醉看風雲

恍如一滴隔世的輕塵，一錢白酒到天明

大夢醒來，軀體裡驚濤拍岸，紅塵中刀光劍影

——我已然是被囚的前朝遺老，無可救藥

 

美玉是我想要的，珍珠也是我想要的

兩者我還想兼得；但大水湯湯

在破敗的軀體裡肆意流淌、洶湧、泛濫

我不敢抽刀斷水，唯恐猛揮一刀

骨骼裡所剩無幾的珠璣，瞬間就變成沙礫

自白書
 我並不想窺視靈魂的高度

氤氳的長風中，彌漫著一碰即碎的美

如果我站上去，寂靜就有可能

再加高二米；一顆心，風塵赴赴

他藏盡了全部的柔情，在塵世中

卻被打磨成堅冰……

 

我曾經談到過的遙遠的落日，在絕句中

投下蒼涼的倒影；冷峻、空曠和寂靜

成全了一個青年詩人的沉思與想像

一縷遲歸的晚霞，最終被我牽扯進來

當我寫到風煙並起的鄉思，和它大病初愈的愛情

寫到漢家簫鼓，就仿佛撥動的天上的大琴

 

蒼茫的塵世，一顆事去千年的心

深藏了多少堅硬的痛，在浩月下

一次猝不及防的洗禮，讓我的旅程

有了片刻，小小的停頓——

                            蒼茫賦
 必定有一行大雁，要剪開無邊的蔚藍

而落單的那一隻，是我前世遺落的哀怨

但無知的白雲，卻輕描淡寫的把它縫合

必須借一雙虛擬的翅膀，在你離開之前

認領一片蒼茫；以此恢復與上蒼的美學關聯

而在我認領之前，神早已端坐其間

 

必定要把心掏空，接納這無邊的蔚藍

借以修補離別之後，你帶來的閃電，和決絕

天空如此深邃，卻無我的安魂之所

只有憑借虛無的彩虹，來掩蓋思想的孤單

如果蒼茫還不夠遼闊，我將獨自贊美

上蒼，也承受這命定的黑暗……

 

蒼茫是我一個人的事，與你無關

它一寸一寸地，侵蝕、漫延……

恰如我一寸一寸地，為你生病

在紅塵之上，恍若隔世

（接上期）吳正敢於提出好的成功的文學

作品的自己獨特的定義，亮明旗號不願為意識形

態所控制，特別是不願以文學作品作為政治工

具、傳聲喇叭，這是對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御

用文學的一下清脆耳光。回顧文學史，有多少高

呼天王聖明的作品還留存到今天？在同一段文字

中，吳正先生還把主旋律作品和反主旋律作品稱

為本是同根生的一株植物，慨嘆“相煎又何太急

呢？”吳正先生似乎高看了反主旋律作品。這些

作品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自顧不暇，哪裡有力

量去相煎主旋律作品！相反，主旋律作品的後台

是官方，是國家力量。動用舉國之力來追殺反主

旋律作品，何止是相煎？直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建政以來，從胡風的入獄，到五十年代反右中流

沙河、白樺等一大批作家詩人革職查辦，再到文

化大革命中老舍等大批頂級文人自殺棄世，這些

相煎之急，我們至今刻骨銘心。在這裡更要追問

一下這些主旋律作品的泡製者們，七十多年過去

了，你們拿得出一部能夠傳世的主旋律文學作品

嗎？

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普世價值已成為全

球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公認的價值觀。何博士在

這篇文章中特別發掘吳正先生的政治態度，也是

促請他和其他人們進一步肯定普世價值，進一步

捍衛普世價值吧。

三、博採眾說
何博士的文學評論中又一個特點是博採眾

說。對於他人的評論，或加肯定，或予駁正。以

前在評論西貝詩歌的長篇評論中，引用各家評論

多達二十多人。在這篇文章中，他也同樣使用了

這種方法。如吳正把《立交人生》的雛形投寄給

著名作家白樺後，文章中引用了白樺的批評，“

寫得太混亂、飄得太厲害、看不懂。”吳正聽取

了意見，重新構思，加入人物、情節等現實主

義元素，才完成了這一現代現實主義佳作。又如

文章中詳細引用了2004年悉尼吳正文學作品研

討會上，與會者對《立交人生》中人性描寫的許

多論述，特別是對《立交人生》的定位：“正

如2004年研討會上與會者所認同的，這部小說

是受現代主義修正了的現代現實主義文學，這不

是兩種主義簡單的相加、胡亂的拼湊，而是更高

層面的融合、昇華。這種融合，既包括思想精神

層面，也包括藝術手法層面。”又如文章中頻頻

使用“論者普遍認為”、“論者稱之為”、“論

者指出”、“人們注意到”等等。這些都是作者

認同的論述，但對他不認同或者不完全認同的評

論，還如他的一貫作風，也作出了商榷：

很多人說，吳正的作品極為突出地體現了海
派小說的藝術特點，已成為海派文學的座標式人
物。說吳正是一位座標式人物沒錯，說海派藝術
特點在其作品中有所體現也沒錯，但是對吳正而
言，海派的觀念太狹隘了，海派特點又豈能概括
得了他的全部創作——一位懷著深深滬港情結又
充滿豪放情懷而且文學風格多變的兩棲作家的全
部創作？而這也讓他的創作在當代中國文學、在
世界華文文學中顯得格外珍貴。

博採眾說並不是件輕鬆的事。首先是自己

對所評論的作家的生平、作品、創作背景、創作

特點都要充分把握，經過分析綜合，形成了自己

的觀點，這才能以此作為出發點，去衡量、評論

其他人的觀點。其次，博採眾說是寫作嚴謹的必

要條件。一篇論文完成之前，當然需要瞭解對這

一作家的研究的歷史狀況和當前進展，自己的觀

點有沒有與前人重合、有沒有與同時代人重合，

自己觀點有什麼獨到之處。可以說，不論是文科

還是理科還是工科，寫作論

文，這一搜集資料的工作都

是必做的。然而現在資訊泛

濫，目不暇接，盡管現在有

搜索引擎可以借力，不必像

三四十年前那樣到處查書，

一字一句地做卡片，但到底

還是費心費力的苦工，非親

身經歷者難以體會。再次，

有了自己的觀點，也搜集好

了材料，還需要慧目識珠，

對其他人的觀點作出精心選

擇。在這篇文章中，何博士

選擇的大多是自己認可的同

道之說，對白樺對於《立

交人生》初稿批評也給以認

同，而對於把吳正定位為海

派文學的座標性人物，則認為不夠，加以批評。

他把吳正推舉到世界華文文學的重要人物這一新

的高度。有破有立，更彰顯出自己觀點的有理有

據。

四、縱橫插敘
何博士在詩文評論中又一習慣用法是縱橫插

敘。即文章中往往穿插一些部分，或與文章內容

相關，或與文章本身並無多大關聯。二者都是何

博士連類觸發，被搔到癢處，從而逸興遄飛，題

外大加發揮。

在這篇文章中有一個重要部分，即在2004

年悉尼吳正作品研討會上，把吳正的《立交人

生》定位為“現代現實主義作品”。什麼是現代

現實主義？文章中穿插介紹了現代現實主義的

內容：八十年代初，袁可嘉先生把現代主義概

括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

四種關係上的尖銳矛盾和畸形脫節，以及由之產

生的精神創傷和變態心理、悲觀絕望的情緒和虛

無主義思想。何博士更補充了現代主義文學的表

現技巧，如荒誕、變形、時空轉換等新穎技巧。

至於現實主義，文章告訴我們，也不是我們幾十

年前在《文學概論》教科書裡學習的那套，西方

已發展衍化出批判現實主義、外在現實主義、理

想現實主義、反諷現實主義、心

理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超

現實主義等統稱為“無邊現實主

義”。對於現代西方文學的門外

漢而言，頓時豁然開朗、眼界一

新。不僅如此，何文還特意介紹

了中國現代現實主義的先驅，著

名作家柯雲路是怎樣使用這種現

代現實主義的思想內涵和表現技

巧的原則，創作了長篇小說《晝

與夜》。這些插敘對吳正作品評

價本身並沒有緊密聯繫，但對現

代現實主義追本尋源，交代清楚

來龍去脈，作出全面而精准的總

結，從而為評價《立交人生》提

供了標准和參照。對於廣大文學

愛好者，則是一場極為成功的科

普。（未完）

疼痛的力量（創作談）
鄧詩鴻

■吳正先生與何與懷博士攝於
悉尼（2019年11月18日）。

James Zhang
冷雨清秋，黯然北望，萬里長空。

問同窗舊友，尚能飯否？阮嵇才氣，可轉玲瓏？

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爾等誰人是網紅？

笑談裡，看千帆競渡，萬眾歡騰。

都說紙上談兵，總好過，十室變九空。

嘆雄心難再，紅顏易老，蒼生塗炭，豎子稱雄。

生不逢時，死當無趣，此際無聲勝有聲。

有志者，待滄桑巨變，電閃雷鳴。

■2014
年12月
26日，
鄧 詩 鴻
獲 得 五

鄧詩鴻的詩 陳金茂

十萬元大獎。圖為鄧詩鴻頒獎大會現場
（鄧毅韜攝）。

“這破敗不堪的軀體，我已經無能為

力／心力憔悴、卻技藝不精，習詩多年／

未得半闋好詩，對此我一直羞於說出／也

曾想偷師河蚌，把胸中郁積的塊壘，和沙

礫／打磨成珍珠……”（《珍珠賦》）在

經歷了詩歌的高光時刻後，詩人對自已又

有了更高的要求：

“於我而言，詩歌創作的過程就是通

過詩歌語言這種載體，尋找到能夠往返於

具像世界、詩人內心和時空宇宙之間的捷

徑的過程，這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超越

時間和空間的至遠至臻的境界……”（創

作談《疼痛的力量》）

從“人性”到“神性”，進而“天

人合一”，是一段艱難而曲折的路程。“

此去經年，終於把生活過成了生存／把生

存過成了生，並且在紅塵中／一點一點，

減少自己……”（《愛玉者說》）詩人在

維持“生存”的同時，還不斷地去提升詩

藝，其“靈魂疲憊”，也就可想而知了。

曾用名鄧大群，七十年

代生於江西省瑞金市，現居

於澳大利亞墨爾本，中國作

家協會會員，江西省作家協會理事，江西

省文聯滕王閣文學院特聘作家。2005年

參加中國作協《詩刊》社第21屆“青春

詩會”。詩作被譯介到美國、法國、德

國、英國、意大利、荷蘭、丹麥等歐美諸

國。現為澳大利亞華文作家協會會員。

先後在《人民文學》《詩刊》《收

獲》《中國作家》《當代》《十月》等海

內外報刊發表散文、小說、詩歌等各類文

學作品三千余件，三百餘萬字。作品入選

國內外幾十種選本，並被《讀者》等刊物

轉載，多次獲《人民文

學》《詩刊》及中國詩

歌學會等單位主辦的全

球華語詩歌大賽一等獎等全國性大獎。

2014年12月長詩《大江東去帖——

咸寧辭典》奪得首屆中國咸寧世界華文詩

歌大獎賽桂冠，獨摘五十萬元獎金，成為

百年中國新詩史上最高獎金獲得者。全國

數千家媒體、網站對此進行了報道和轉

載，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出版詩集《鄧詩鴻詩選》《青藏詩

篇》《一滴水也會疼痛》《一滴紅塵》，

散文集《靈魂的皈依》《從故鄉出發的

雪》。

鄧詩鴻簡介


